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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丰

3 年前，曾跟随抗战老兵郝柏村将军参观上

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郝

先生谈起他的心愿，就是想利用人生最后的时

光，宣传抗战的历史以及中国军人不投降的精

神。彼时郝先生已经 90 多岁，稳健的步伐，让

人遥想起当初的抗战岁月。

今年郝先生去世了，让人更深刻地理解到他

那一代人身上的紧迫感：牢记历史，既要记住抗

战的精神，也要吸取当初的教训。这种紧迫感，

也是看电影 《八佰》 给人的感受，谢晋元团长声

嘶力竭的呐喊，要让“小湖北”活下去，看到这

个国家的未来。

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作 为 一 场 战 役 ， 双 方

牵 涉 进 的 兵 力 并 不 多 ， 但 它 是 标 志 性 的 一 役。

几百名中国士兵英勇守卫，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

不投降的精神。尽管双方实力相差甚远，但是中

华民族这种不投降的精神，支撑起了中国军民的

8 年——某种意义上，“八百勇士”就是用自己

的生命，来为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新的血液：抗

争的、勇敢的、团结的。

战斗场面拍摄得非常精彩，在 21 世纪的电

影工业体系中，这不是难事，难的是你要借战争

来展示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四行仓库保卫

战比台儿庄战役这样更宏大的战斗，更适合作为

电影题材，因为它看上去“更小”，却更为复杂。

要拍四行仓库保卫战并不容易，导演选取的

视角，更偏重“散兵游勇”而不是“正规军”，

更偏重“底层”士兵，而不是指挥官，这是非常

聪明的。两位湖北农村青年，连县城都没有去

过，却莫名其妙来到上海，卷入到这一场战役

中。被歧视的“杂牌军”，最终成为一个紧密的

团体。“八佰”是一个虚数，却也象征着参与抗

争的全体中国人。

“小湖北”们，从胆小怕死的普通人经历生

死考验，最终成长为“战士”，平凡人克服生命

体的恐惧，变得勇敢，这是战争片的常见套路。

但是，在“小湖北”们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转

变，他们变成了“现代”人。他们向往着对岸租

界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 （一种现代性），却也不

得不接受自己注定牺牲的命运，为了“民族国

家”（另一种现代性）。

这也是当时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写照，从一个

“前现代”的分散状态，主动、被动地卷入到民族

的现代化转型中，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员。抗战初

期的中国，连货币都还没有实现统一，杂牌军（地

方军）各自为战，但是最终，被“八百勇士”以自己

的鲜血和生命“唤醒”，在外敌面前，成为一个“坚

强的共同体”，这才是这部电影更深刻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一主题，导演设置了一个

“双重观看”的结构。在上海，隔着苏州河，一

边是歌舞升平的租界，一边是浴血的战斗。租

界中的人，甚至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看对

面的战斗，而西方国家的战争观察团，则可以

坐在一个奇怪的“飞艇”上，看着下面生死搏

杀 —— 影 片 就 此 提 供 了 一 个 双 重 观 看 的 视 角 。

租界中的“看客”看着对岸，而影院中的观众，

则看着他们。

这样，观众关注的重点，就不限于让人激动

的战争本身，还包括片中人的“转变”。赌场的

“打手”为了送电话线而冒死过桥 （最终也牺牲

了）， 其 实 当 然 也 破 坏 了 租 界 的 “ 不 介 入 ” 传

统。这其实也最终成为现实世界的写照，不光是

上海的租界，包括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以至于

英美两国，最终都卷入了时代的大洪流。

就像后半部分“特派员”和谢晋元的对话所

显 示 的 那 样 ， 人 们 必 须 对 那 场 战 争 进 行 反 思 。

这种“双重观看”视角，有利于这种反思的达

成。离开眼泪，人们必须要问自己那个至关重

要 的 问 题 ： 我 从 这 部 电 影 中 “ 看 ” 到 了 什 么 ？

如 果 影 片 的 主 题 是 关 于 “ 参 与 ”， 那 在 现 实 世

界，个人又如何理解自己和时代以及一个更大

的共同体的关系？

《八佰》：一个虚数和一个寓言

□ 韩浩月

2020 年 8 月 18 日，演员谢园去世，享年 61 岁。在社

交媒体上，谢园的名字相对陌生，随着张艺谋、陈凯歌、

葛优等大腕发布缅怀信息，谢园去世才逐渐有刷屏之势，

即便如此，怀念谢园，也主要是一群中年观众。

在上世纪 80 年代，谢园是一位拿遍金鸡、百花、飞

天、金鹰等各大影视奖项的实力派，他与陈凯歌合作的

《孩子王》、与滕文骥合作的 《棋王》，是国产电影教科书

级别的作品，只是，很难能从当下找出一位当红明星来对

比他，“他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句式，用不到谢

园身上，当然，也用不到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优秀演员身

上，作为一种风格、一种表演形式、一种内在精神的洋

溢，50 后演员谢园已经在当下找不到“继承者”了。

《孩子王》 里，谢园饰演的乡村教师老杆，晃动着瘦

削的身躯、摇摆着自由的双臂，已经成为经典的银幕形

象，他站在黑板前，面对孩子时黝黑而真诚的脸庞，由衷

地让人感动。这部电影中的灵性，主要藉由老杆这个角色

传达出来，一定程度上，老杆也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

一个缩影，充满理想与乐观主义⋯⋯

谢园的相貌并不出众，也不像葛优那样容易被记住，但

进入角色中时，他会让观众感觉到，角色已经住在他的身体

里，他完全可以做到不受肢体、形象、角色类型的限制，能够

完成各种截然不同的表演挑战。在观众赞叹他学院派演技

的严肃与准确之后，又不由折服于他在喜剧表演上的大胆

与开放。回顾他的作品阵容，会发现有两个谢园，一个是与

陈凯歌等大导演合作的表演艺术家谢园，一个是与葛优、梁

天组成“喜剧三剑客”的喜剧演员谢园。谢园会更喜欢哪一

个自己？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机会再问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观众是通过喜剧作品认识谢园的。

《孩子王》虽然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的提名，但在国内并不被

看好，全国只卖出两个拷贝，等到 VCD、DVD 等介质流行时，

能记得这部电影的人已经不多，所以谢园主演的《孩子王》《棋

王》等佳作，事实上一直都算是迷影文化里的重要符号。

但他主演的 《大喘气》《天生胆小》《无人喝彩》 等作

品，却因为是当代市民喜剧的源头之作而备受关注，据说

《顽主》 中于观这一角色原本计划由谢园出演，但因为档

期冲突，改由张国立出演，“喜剧三剑客”在该片中未能

合体成功，给谢园留下不小的遗憾。后来谢园在著名的室

内喜剧 《我爱我家》 中客串出演“宝财哥”，这一角色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强化了谢园是名喜剧演员的形象。

“喜剧三剑客”成立了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公司出品

的《天生胆小》编剧是冯小刚，再加上与王朔、梁左等人来往

密切，所以谢园是当时影响全国的“京味喜剧”一员。可就像

他错失出演《顽主》一样，谢园也错失了与其他“京味喜剧”

创作者构成一个“黄金组合”的机会，或许这与他的喜好倾

向有关，抑或与他个人的主动选择有关——在一个“娱乐至

上”的时代到来前夜，本该可以继续纵横银幕、荧屏，并且在

各类综艺中大放光彩的谢园，选择了回归校园。在北京电

影学院，他培养了一批批学生，至于为何不愿意再投身于

影视业核心地带的竞争，谢园曾说过，他们这代人的创作

激情已经消失了，“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

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创作激情消失”是个含糊的说法，具体到每个人的

身上，都会找到不同的原因，谢园选择在校园安心当一名

教师，更贴近他知识分子的气质。在过去的那些年，出演

文艺片绽放演技也好，在喜剧片里玩世不恭也好，谢园始

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保持着这一身份的纯粹

与坚持，马未都在纪念文章中写了一个细节，说在一次老

友聚会上，说起往事谢园“先是哽咽，继而仰天大哭，泪

流满面”，诉说的“全是对艺术真挚的追求，对老北京文

化的热爱，还有对现今不解的悲哀”。

马未都的记述，或是一条通往谢园内心道路的小径，

在“谢园所到之处一片欢声笑语”的背后，他肯定有着一

个人独处时候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便以演员的身份来表

达，不能以老师的身份来传递给学生，却适合在老友聚会

时袒露心迹。

“京味喜剧”以 《编辑部的故事》、冯小刚系列贺岁电

影等影视作品取得的成就走到了一个巅峰，但在近一二十

年来，喜剧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京味喜剧”“二

人转喜剧”这两大喜剧类型，都在逐渐失去观众，取而代之

的是互联网上 24 小时不打烊的搞笑短视频，以及脱口秀等

新兴喜剧形式。谢园在本该喜剧最热闹的时候选择做了一

名看客，在时代环境发生巨变之后仍然选择沉默，61 岁的

他，内心有过什么样的波折？可能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谢园有演技，文笔亦佳——他发表于 1993 年的 《他

叫陈凯歌》 长文，在他去世当天刷屏，生动的句子，准确

的描写，还有具有洞察性的文化见识，让很多人感慨没有

早点发现他、跟随他、阅读他。在整个影视娱乐行业最热

闹的年份里，谢园虽然也偶尔参演影视作品、出现在综艺

当中，但就像有网友所说的那样，每次他都被错过了、被

遗忘了，以他高超的模仿能力，还有现场调节气氛的水

平，他完全可以成为走红各大电视台的“综艺咖”，但阴

差阳错，谢园——再也没红过。

陈凯歌最喜欢 《孩子王》 的一张法国海报，他说“谢

园从竹屋的窗户向外看出去，不知道在看什么，眼里满是柔

情”。这张海报似可定格谢园的一生，他的皮肤显黑、面庞显

瘦，他穿着一件白衬衣，眼睛里除了柔情，还有一点点不知

道望向何处的踌躇。“老戏骨””喜剧大神”“喜剧之王”等身

后的称谓，用来形容谢园，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有一个

说法是朴素而准确的，“他是 80 年代最好的演员之一”，因

为，他似乎一直停留在了 80 年代没有走出来，一直站在那

个年代某扇窗户之内，默默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

谢园会更

喜欢

哪一个自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你能想象吗？很多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都

想组建一支乐团，即使他们看起来不符合你对乐

团的想象。

比如，有一个 00 后男孩，想拿着一把唢呐进

入 乐 团 ，他 把 艾 伦·沃 克 的 电 音《The Spectre》改

编成唢呐版，在网络蹿红。

有一个蒙古族少年，想在乐团里展示马头琴

和蒙古族非遗艺术呼麦。什么是呼麦？学术解释，

这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喉音艺术，通过训练喉部

肌肉产生泛音，同声带发出的声音产生共鸣，从而

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音高频率的声音。

一群天南地北、有各自音乐“成长线”的年轻

人，忽然在夏天被感召到一起，在 3 个月里摸索、

相处、磨合，最终组建一支 5 人的乐团。这件事到

底是艰难、疯狂还是浪漫？

民 族 乐 器 当 家 的 乐 团 ，也 能 创
造无限新意

蒙古族小伙子哈拉木吉上过《国家宝藏》，在

《敕勒歌》的表演中展示了马头琴和呼麦，被称为

“国宝守护人”。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英才班的他，

在短视频平台以及一些公开舞台上表演呼麦，观

众在弹幕里持续大呼“神奇”。

从小到大，哈拉木吉一边在家庭熏陶下学习

马头琴等蒙古族乐器，同时也在初中时受同学影

响接触嘻哈、电子等流行音乐文化。初中毕业，哈

拉木吉决定学习呼麦，因为觉得“音色特别酷”。

呼麦，这样一种濒临灭绝的非遗艺术，在哈拉

木吉的表达里，似乎能融合进更多不同风格的音

乐中，以及更多的潮流表达里。他和弹冬不拉的萨

木哈尔一起演奏《权御天下》，观众惊呼“呼麦还能

rap”。

一支拥有民族乐器的乐团，能创造什么？

上海音乐学院唢呐专业学生闫永强，8 岁起

在父亲的要求下开始学吹唢呐。闫永强幼时学唢

呐，邻居小伙伴嫌声音太大，在他家楼下高喊：“你

别吹了！”

闫永强第一次公开表演唢呐，是小学时被老

师叫去家乡一家童装店门前演奏，庆祝开业。“我

还记得全程吹下来，我一直低着头不敢看观众，太

害羞太腼腆了”。

等坚持到初中，闫永强发觉练唢呐“不再是被

逼迫的感觉”。后来当他看到刘英老师演奏的《百

鸟朝凤》，深受震撼。“人家是把唢呐玩了起来，我

也是吹唢呐的，我要学习，慢慢靠近”。

闫永强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唢呐是一个

“送人走的乐器”，他现在有个小心愿，用唢呐写一

首情歌。

去《明日之子乐团季》，闫永强一度因为唢呐

音色强势、难以融入乐团而不够自信。“唢呐和流

行音乐结合的例子并不多见。开始还挺自信的，后

面就有一种‘别让我选择，我不想选择’的感觉”。

四人乐团阶段，他把哈拉木吉拉入自己的队

伍，唢呐和马头琴这两个民族乐器在同一乐团相

遇。与此同时，闫永强还把另一个民族乐器——巴

乌，融入到了舞台表演中。

闫永强并不希望直接以“民乐团”来定义自己

当前所在的“自由时光”组合。“没错，你也可以这

样定义，我觉得这不是对我的贬义。但我们会做出

一些新的东西，以后会打破别人的很多想法”。

才 华 不 限 定 ，在“ 主 线 ”日 常 外
保持对音乐的爱意

不同背景、不同音乐风格，且少有公开演艺经

历的 20 岁“素人”，原本在各自的学校和角落玩着

自己的乐器。因为某个契机，去挑战一种新的可能

性：也许组乐团，比自己玩乐器更有趣呢？

架子鼓鼓手鞠翼铭，幼时会从柜子里拿出盘

子和碗，拿筷子敲着玩。爸妈没有批评他，而是带

他去了琴行，让他自己选。“我哪知道那都是啥，选

上鼓，然后走上这条路”。

2019 年，鞠翼铭参加了 3 个全国性比赛，拿到

两个冠军。获得冠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和爸爸

的赌约：“要是有两场拿冠军，你能不能不叨叨我，

不管我？”爸爸说：“Ok。”最终，爸爸立的 flag 还是

倒了。鞠翼铭觉得，取得成绩不单单是为了不受管

束，也是对自己专业方面的认可。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学生田鸿杰，在当

前所在的“气运联盟乐团”担任主唱。

“很小的时候开始跟爸爸妈妈一起听音乐，但

我没有系统地学。到了高三，有一天我很疯狂地直

接 拿 了 我 们 年 级 级 长 的 电 话 打 给 音 乐 老 师 说 ：

‘ 喂 ？老 师 ，我 想 成 为 音 乐 生 。’然 后 开 始 我 的 艺

考。”半年辛苦，终于等来录取通知书。

田鸿杰形容，近来参与乐团、公演，和艺考经

历有点像，都是从零开始，会因唱不好歌着急得哭，

压力大到每早睁眼叹息“天呐，怎么今天又要开始

了”。“给自己点时间，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过去的”。

在田鸿杰的概念里，乐团很酷。“因为它不会

被其他东西定义，自己想要干嘛，就真的一股劲儿

往那个方向去使”。

张嘉元和任胤蓬，当下分别在“银河系乐团”

里担任吉他手和大提琴手。

今年 2 月因为疫情，宅家的 00 后少年张嘉元，

在某视频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指弹吉他、生活日常

的片段，“莫名其妙火了”，还收到乐团节目的邀请

私信。“弹琴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

想下那个舞台，能铺张床搁那底下睡觉都行”。

从前，张嘉元以为乐团配置是固定的，不会出

现他擅长的指弹吉他——因为指弹吉他融入乐团

挺难。他对“银河系乐团”几次舞台合作效果很满

意，但还是觉得自己的部分不够有吸引力。

同样对自己的乐器如何“融合”到乐团里有点

困惑的任胤蓬，是一个大二工科男生。他练大提琴

12 年，最爱克罗地亚提琴双杰 2CELLOS。

幼时学大提琴，任胤蓬面临被迫学习的痛苦，

“不知道为什么要拉琴，只知道家里人干这件事，

‘传承地教我’而已”，拉琴时光是枯燥、孤单的；中

学阶段加入乐团，“自信提升了很多”；等快上大

学，任胤蓬意识到自己彻底“放不下了”。

参加乐团节目前，任胤蓬不了解大提琴如何

融入乐团，还以为自己来拉琴展示一下，旅个游就

回家了。“来了参演节目之后，我觉得是可行的，我

的大提琴完全可以在乐团里面充当一个重要的角

色。乐团，是一种具有多样性的音乐团队”。

乐 团 有 性 格 ，音 乐 和 感 情 造 就
一支乐团

20 岁的音乐少年大脑中，一支有性格的乐团，

需要具备的元素和色彩很多，感情浓度也颇深。

作为当前“气运联盟乐团”的鼓手，东北男孩

胡宇桐已有相当丰富的乐手履历，担任过李荣浩、

陈粒、好妹妹组合等音乐人的演出合作鼓手。

从 15 岁第一次摸鼓棒、在地下室练习到天昏

地暗开始，打鼓已成为胡宇桐生活中极重要的一

部分。每场演出最让他踏实的，是放置鼓的 2×3 米

台阶；而生活中的许多获得，都是“一鼓棒一鼓棒

锤出来的”。

穿着一身红衣，上台表演架子鼓的胡宇桐，展

示了自己独立设计改造的鼓，以及一份结构严谨

内容详实的PPT。“对于特别看重的事情，我习惯会

把它捋得比较清楚一点，捋得不清楚，会没有把

握。”“我最累的时候也是我最有安全感的时候”。每

天起床后查看 iPad 上的事件提醒，solo 舞台自己掌

控伴奏音量调节，搬鼓期间时刻紧盯，连插线板都

是自己准备的，“因为我担心他们的插线板会跳”。

对于胡宇桐而言，乐团是一群人在一起创造

新东西的过程，会有很多必须坚持、绝不能妥协

的 东 西 。“ 前 期 付 出 的 努 力 够 多 ， 乐 团 才 不 会

散，才会有自己的性格”。

因为词曲键盘样样擅长、组团时被争着选择

的“全能型学员”李润祺，是当前“气运联盟乐

团”的键盘和主唱，他在微博简介里写：“梦想

有一天成为音乐制作的高级玩家。”

李润祺从前对乐团的理解，是一群人在一起

做出 1+1>2 的东西，现在他发现，乐团需要相

互牺牲和奉献。“一开始我觉得乐团有 100%我的

东西，但是现在觉得，有 30%就够了，因为还有

其他的要留给别人”。

“很多好乐团，他们到后面都不是聊音乐的，

全是感情撑着了。感情到了，甚至可以不讲音乐。

我跟你这一票，你想怎么做

我跟你，我陪你，我们共生死

一起去战斗的这种感觉，很

热血。”

李润祺希望自己的乐团

能 够 有 冲 劲 ， 有 年 轻 的 爽

劲，也有兄弟之间的热血，

参与乐团节目也许只有 3 个

月，“而我们要过一辈子”。

民乐出圈：20 岁，我们组建一支有性格的乐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霍元甲，一位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更是一个

著名 IP，他的传奇故事几十年来被演绎为多部影

视剧。最近，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央视收官，获

得了全国黄金档的收视率冠军；在爱奇艺播出中，

也一直占据电视剧热播榜前三。一个大家都知道

结局的历史人物，一部近年来少见的功夫片，观众

们都在看些什么？

《大侠霍元甲》导演柏杉说，这部戏对霍元甲

的 IP 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解读。“我们讲故事的侧

重点不一样，以前讲的大都是霍元甲从小到大的

人生历程，我们则选取了他青年时期的几个横截

面，重点不在门派斗争，而在家国情怀。”柏杉说，

比如，第一集一开始就让霍元甲进入大刀王五营

救谭嗣同的大事件中，“一下子就让霍元甲本身承

载的东西不一样了。”

在柏杉看来，一个宏大主题要让观众看得进

去，首先要从真实做起，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表

演的真实。“比如他生活在清末而非民国，这个必

须尊重。在拍摄中，我们对武术打戏的要求会不同

于一般的戏，仙侠剧可以飞来飞去，功夫片必须

‘拳拳到肉’，才能让观众有视觉的震撼和快感，让

观众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功夫高手”。

《大侠霍元甲》在角色设定上也有颠覆——这

大概是屏幕上第一次霍元甲和谭嗣同有了十分重

要的对手戏。但颠覆并不意味着“瞎编”，艺术加工

也是有根据的。

编剧李梓逍说：“我们翻阅了大量史料，也包

括民国时期的一些小说。比如，开场霍元甲和大刀

王五、谭嗣同的戏，就是从平江不肖生的《侠义英

雄传》中找到的灵感。小说中大刀王五和谭嗣同是

莫逆之交，后来又和霍元甲惺惺相惜，所以霍元甲

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来自谭嗣同的精神上的启

迪；再比如，剧中涉及各种武术门派，就把他们惯

用什么兵器也做了一番研究。”

关于霍元甲的文艺作品，不可避免虚构成分。

霍元甲的曾孙霍自详也是观众之一，他最初觉得

有些不理解，后来理解了，文艺作品不能与现实画

等号。“曾祖留下来的强国强种、为国为民的侠义

精神才是至关重要的。”霍自详说，这部剧突出了

“侠”，而不是一味强调“武”，即便在比武时依然本

着“以武会友、点到即止”的原则，让西洋拳手免于

掉落在地板上，体现了中国武术包含的仁义，以及

博大的胸襟。

霍自详的女儿霍静虹，是天津市非遗“霍氏练

手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她看来，虽然这部剧充

满传奇色彩，但是情节的发展和剧中人的生活都

像极了现实。看到剧中霍元甲的徒弟误入歧途，霍

静虹难过极了：“如果霍元甲能再成熟一点，可能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人的一生又岂能事事

如愿，即使英雄也不例外。”

有观众评价，剧中的霍元甲似乎太鲁莽——

王五被洋人杀害后，他对着大反派大呼小叫；父亲

和大哥被大反派杀害后，他自己又一个人跑去报

仇。对此，李梓逍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年轻人的

血气方刚，“这是霍元甲的青年时代，就像你我年

轻时一样，也容易意气用事，但不成熟也是人物的

魅力所在”。

“霍元甲一开始跑去找大刀王五是为了纯粹

的比武，他自己习武也是为了强身健体；见到谭嗣

同后才明白，治疗精神上的虚弱还需要更好的办

法。我们把人物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他在不断成

长，必须经过历练才能成为一代大侠。”李梓逍说。

“真打”的功夫片在这些年并不多见。《大侠霍元

甲》中有打戏的演员，基本都有武术功底，赵文卓自

不用说，基本每一场打戏都亲自上阵；年龄最大的高

雄今年 73岁，曾在电视剧《精武门》中演过霍元甲，

此次饰演霍元甲之父霍恩第；最后两集中出现的西

洋拳手，扮演者是自由搏击世界冠军邱建良。

爱奇艺高级总监李莅樱表示，现在很多武侠

剧都选择做“小成本、‘沙雕’向”，市面上缺少武侠

正剧这种题材类型，所以想和团队一起创作一个

真刀真枪、拳拳到肉的武侠剧。“一方面，我一直认

为题材的差异化很重要，没有差异化对观众而言

就没有耐看度；另一方面，目前女性题材的剧集数

量非常大，做给男性观众的剧集少之又少，所以我

想做一部剧，里面有纯正的武打、有令人景仰的英

雄人物，也有感人壮烈的家国情怀”。

《大侠霍元甲》的定位是“中华武术正剧”，这

部戏在央视的热播并没让柏杉感到意外，“坦白

说，电视台的观众年龄偏大，他们喜欢看一部中华

武术正剧并不奇怪”；而在视频网站的播出佳绩，

让他感到惊喜，“我看到弹幕中观众对霍元甲的评

价——会发弹幕的一定是年轻人——反映了年轻

群体对这部剧、这个题材的认可度，这特别难得”。

李梓逍说：“这部剧从头打到尾，但那只是表

象，最终要讲的是人物的精神和追求。练武究竟为

了什么？霍元甲最后把精武门改成精武体育会，就

是为了破除门户之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霍元甲

是一个历史人物，离现代人很远。这样的人物在当

下的文艺作品中，需要有新的精神内涵。”

拍了又拍的“霍元甲”看点在哪儿？我们和导演编剧、霍家后人聊了聊

文化观察

回顾他的作品阵容，会发现有两个谢
园，一个是与陈凯歌等大导演合作的表演
艺 术 家 谢 园 ， 一 个 是 与 葛 优 、 梁 天 组 成

“喜剧三剑客”的喜剧演员谢园。

影 单
离开眼泪，人们必须要问自己

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从这部电

影中“看”到了什么？

一个大家都知道结局的历史人
物，一部近年来少见的功夫片，观
众们都在看些什么？

唢 呐 、 马 头 琴 、 冬 不 拉 、 呼
麦 ⋯⋯ 一 支 拥 有 民 族 乐 器 的 乐 团 ，
能创造什么？

扫一扫 看视频

《明日之子乐团季》 舞台照


